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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雲大師

有一個生意人，雖然事業做得很大，

日子卻過得不快樂，天天煩惱，在工廠

裡煩惱，回家也煩惱，就連睡在床上都

煩惱不已。究竟是什麼原因，他也無從

知道。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況下，他來到

寺院向法師請教。法師說：「我有四個

錦囊要給你，每一個錦囊上面都編了號

碼，明天早上起來，你按照順序先打開

第一個，並且依著裡面的指示行事。」

聽完法師的話，他心裡由衷地感謝，帶

著錦囊就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醒來，他依言打開第一個

錦囊，上面寫著「到山上或者公園裡散

步」。他頗為納悶，心想：為什麼要我

到山上、公園散步呢？不過，既然法師

這樣指示，那就不妨上山去吧！

到了山上，空氣清新，鳥語花香，眺

望遠處的景色，真是美不勝收。突然間

，他有感而發：「唉！這些年來只顧著

賺錢，成天在工廠裡勤奮工作，竟不知

還有這麼美好的一片天地？」當他欣賞

著周遭美麗的景致之際，心情也頓時跟

著喜悅起來了。

接著他想起還有其他的錦囊，打開一

看，第二個錦囊上面寫著「對太太微笑

、說好、讚美」。這是什麼意思呢？雖

然百思不解，也只有照做。一回到家，

他便笑容可掬地對太太說：「太太，您

辛苦了！今天打扮得好漂亮啊！」聽到

先生如此讚美，太太當然十分歡喜，立

刻準備了一桌佳餚回報。先生的心情也

就更加愉悅了。

隔天，他滿懷著歡喜心準備到工廠上

班，再打開第三個錦囊。根據上面的指

示「讚美部下」，他一到工廠，見人就

說好：「科長好、組長好……。」整個

工廠的氣氛在他的帶動下，變得生氣蓬

勃，大家都更加賣力地工作。

下班前，他打開第四個錦囊。依照上

面的指示，他來到了海邊的沙灘上，並

且在沙灘上寫下「煩惱」兩個字。「煩

惱」才剛寫好，黃昏的潮水就湧上來，

把字給沖掉了。這下子他才恍然大悟，

原來去去來來，來來去去，一物不滯，

才是真正的人生。

禪門有一首詩偈說：「平常一樣窗前

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大家都希望擁

有快樂的人生，但快樂從哪裡來呢？快

樂是自己創造出來的，只要我們願意敞

開心胸，包容他人，接納世界，到處都

有歡喜。

圖／道璞

基因是生命的密碼，但基因不
是一成不變的，基因的內容也有
因緣業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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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善念
文／心培和尚

貧僧明年九十歲，已經老矣了！這《「貧

僧」有話要說》二十篇拙作，是在二○一五

年的春天，我因為眼瞎耳聾，視聽模糊，但

還是有別人告訴我，報紙、網路、電視對慈

濟清算的時候，像颱風一樣，尾巴也掃到佛

教各個道場。我一時有感，寫了〈「貧僧」

有話要說〉，為佛光山做了一點表態。後來

報章傳播，對佛教有蔓延的攻勢，我也無以

去一一的為大家說明，就又再想寫二說。但

佛光山徒眾們一向都非常保守，為社會大眾

做什麼事情，也都不愛發表傳說，做了就算

，紛紛勸我：「師父，不說也罷！」我基於

護教情殷，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說。因為佛教

是講信仰的，不能讓信徒對佛教失去信心，

所以還是有話要說。

「貧僧有話要說」看起來都是以貧僧為主

、以佛光山為例，陸續寫了二十說，但實際

上，佛教裡像我這樣的貧僧，比比皆是，我

只是以我例，為佛教的僧侶做一些表態。就

這樣，《「貧僧」有話要說》在我口述下，

弟子妙廣記錄，法堂書記室整理，不要一個

禮拜就完成了。

因為所言皆往事陳跡，一切都是有據，雖

是數十年的歲月，就是要把它忘記，難免還

是點滴在心頭。去年（二○一四）出版一部

口述歷史《百年佛緣》，跟《「貧僧」有話

要說》內容稍有不一樣。《百年佛緣》是講

述我和佛教、社會、外境人事各種的因緣，

但是，我個人的思想和佛光山的事例則少於

著筆。現在為了佛光山和我的想法，讓《「

貧僧」有話要說》可以站在讀者的面前做一

個報告，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原本，還有一些話沒有說，所以寫了這二

十說之後，我和弟子們講，我來寫「貧僧一

百說」，應該有這些材料。只是現在人老了

，記憶力也不好，尤其關於世間的人我是非

，不說也罷了。貧僧出版的書籍不只兩、三

百種，二千餘萬言，我覺得我的人生就活在

那許多書本裡面吧！中國人有所謂「立功、

立德、立言」，立功、立德，那是我不敢說

的，不過「立言」，倒是有根有據，都有出

版的書籍可考，此處就不一一敘述了。

我想，除了《佛法真義》等待出版，現在

《「貧僧」有話要說》應該是貧僧著作生涯

中的最後一本書吧，以後就不說了。不過，

生命還活著，偶爾有一些對社會、佛教的情

況，要貧僧表達某些意見，我想我還是會當

仁不讓。

本書作為佛光山徒眾的教材，當然也希望

修正當前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視聽看法，如果

大家能看到佛教僧侶清貧的一面，那就是貧

僧最大的願望了。

 祝福讀者平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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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出家人都自謙叫「貧

僧」，我非常不喜歡這個稱呼，出家人內心

富有三千大千世界，為何自甘墮落要做貧僧

呢？我童年家貧，甚至三餐不濟，但我從來

不覺得家裡貧窮，雖然無錢入學念書，但是

我有雙手、雙腳，眼耳鼻舌身俱全，我為什

麼要感到貧窮呢？

我一生歷經北伐、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

。記得母親告訴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適逢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和五省聯

軍總司令孫傳芳在江蘇會戰的時候，軍隊正

在家門口殺人，我就哇哇墮地了。

十歲蘆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我

與家人每天跟隨難民潮向蘇北方向逃亡，穿

梭在槍林彈雨之中求生，沉伏在死人堆裡苟

活，於此同時，父親在南京的煙硝裡人間蒸

發，當時寡母遺孤的窘迫，豈只是貧窮可說

呢？雖說戰爭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但經過槍

砲子彈洗禮過的人生，對於窮困、生死自然

別有一番體驗。

十二歲出家之後，貧窮的祖庭宜興大覺寺

、貧窮的參學寺廟南京棲霞山寺，都是生活

香當艱苦，我也甘之如飴。在六十六年前，

我二十三歲到了台灣，無親無故，連找個寺

院掛單，都沒有人願意收留，我仍然不覺得

貧窮。

但後來，各種的因緣，正如某些媒體清算

佛光山的財產說有一百三十多億，其實何止

於此？其中，南華大學有四十多億，佛光大

學六十多億，普門中學有二十多億，均頭國

民中小學和均一國民中小學有近二十億，老

人仁愛之家、孤兒院，還有佛光山的建設等

，總花費應該不只五百億吧！在貧僧的下文

裡，會一一向各位報告。

一切都不是我的，
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

雖然花費那麼多錢財，成就了那麼多的事

業，到了現在年近九十，才感到自己確實是

一個「貧僧」。為什麼呢？因為這一切都不

是我的，都是大眾和社會共有的。所謂「十

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

捨，同結萬人緣」，這一切與我都沒有關係

，我只是其中的一點因緣而已。貧僧自比也

是一個信徒，可以說也樂善好施，佛教裡《

金剛經》說「布施要無相，度生要無我」，

所以關於給人一些小惠樂助，也就不值得在

此敘述了。至於辦理的學校、寺院，本來就

為十方財物，我孑然一身，不是「貧僧」又

是誰呢？

不過，社會還有人說我少報了一條：「星

雲公益信託教育基金」有十多億，但那也不

是我的。這些款項屬銀行代為管理，私人不

能動用，必須經過委員會會議，用於公益才

可以支出，由銀行按照章程規定，直接寄發

給需要的機構、人士，貧僧也不能加以過問

。這幾年辦了「真善美傳播貢獻獎」、「三

好校園獎」、「全球華文文學獎」、「卓越

教師獎」等；雖然有了這些錢，也並不是化

緣所得，是貧僧六十多年來稿費、版稅、一

筆字，以及人家的結緣供養而有，所以做一

些微小的善事，這也是理所當然，不值得居

功。

享受貧窮，
也是一種快樂

回憶五十年前開創佛光山，我就誓願不積

聚金錢，「以無為有、以空為樂」，我不趕

經懺替人念經，我不出外化緣、不走政府、

不到信徒之家，甚至於五十多年來，我沒有

到過百貨公司、什麼超市商店購買物品。因

為貧僧不積聚金錢，所有一切，都歸功佛光

山教團所有，甚至信徒給我的紅包，我都拒

絕，很安然的做我一生的「貧僧」。我覺得

享受貧窮也是一種快樂。

在開山初期，所有的拜墊、桌椅、圖書、

雜誌，以及至少可以舉辦二、三十次展覽的

名家書畫，例如：李自健的油畫、施金輝的

觀音像、高爾泰的禪畫、香港阿蟲的漫畫、

何山的敦煌壁畫、賀大田的老屋系列、田雨

霖的水墨國畫等等，當初都是貧僧分批收藏

而有。現在，這些作品，均由佛光緣美術館

如常法師負責管理。藝術無價，文化、教育

上的意義，價值又何止萬億元以上呢？

承蒙媒體某些女士先生經常在電視、報章

批評我，甚至辱罵我，我都很感念，因為一

無所有的貧僧，遭受一些批評、議論，也是

替我的人生增添一點彩色。我一生「以不要

而有」為理念，個人什麼都不要，佛教、教

團當然還是需要發展，雖是「貧僧」，能叫

他不愛教嗎？

就拿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來說，我想她

個人的生活也是淡泊、節儉，一切都是為了

社會。現在佛光山千餘眾比丘、比丘尼，不

拿薪水、沒有假日，他們使用的教室、寮區

，還是維持五十年前的傳統生活設備，居住

的地方都沒有冷氣空調，佛光山的空調都是

客人所用。大家安貧樂道，還要為社會服務

，那許多好發表議論卻又不了解的人，為什

麼不對這些時間、空間因緣做一點研究功課

、多了解一些呢？難道都沒有看到這些貧僧

們的身心、思想、生活天地嗎？

佛教徒大多守貧，縱有公共寺院財富，亦

為寺院所有、社會共有，都用之於社會大眾

。近來，各媒體對佛教很殘忍的踐踏，少數

的媒體保持傳統的道德，為佛教說幾句公道

話，持之以平。貧僧坦誠的向社會報告：我

這一生沒有用過辦公桌，沒有用過櫥櫃，雖

然現在有了一些辦公桌、身旁櫥櫃也很多，

但我從來不曾用過、開過。我有一張八公尺

的長條桌，吃飯、會客、寫作、會議、寫字

都在這張桌子上，甚至當初李登輝先生光臨

佛光山和佛教裡的萬千信徒來訪的時候，他

們都曾經坐過。我不知道這些朋友、信徒是

否還記得這張綠色桌面的長方形桌子？這張

長條桌，一直陪伴著我四十多年的後半生。

我能安於貧，
所以有那許多人緣

貧僧除了自己生活簡單，不喜愛對外應酬

，不喜歡社會公宴活動，非常欣賞古德所說

的：「為僧只宜山中坐，國士宴中不相宜。

」當初，之所以到南部弘法，也是因為在北

部佛教界的會議很多，如果不去參加，他說

你不同他合作；請你吃飯，如果你不去應酬

，他說你看不起他。為了要看得起他、為了

要跟他合作，每天開會、吃飯，就什麼事都

做不了了。貧僧感到自己不適合台北的應酬

，便在六十年前到南部來。那時候台灣南部

少有外省的出家人，減少了很多的應酬，貧

僧有了時間寫作、讀書、課徒，才感覺到人

生的樂趣。

不過貧僧也知道，我能安於貧，所以能建

設很多的寺院；我能安於貧，所以有那許多

人緣。媒體把宗教罵得一錢不值，假如台灣

沒有這許多宗教裡的寺院、教堂、宮廟、道

觀，還是多采多姿、安定和樂的美麗寶島嗎

？但我們自信，我們用錢用得很有價值。

貧窮雖會衍生罪惡，但台灣是一個富而好

禮的地方，希望我們愛台灣的人們，不要嫉

妒別人所有，不要仇視富者，不要排斥宗教

，不要詆毀信仰，我們的文化是寬容的、是

厚道的。為了佛教許多「貧僧」，為了他們

未來的生存形象，我不得不在這個時候，以

我為例，代表他們說幾句公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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